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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进

行大量创作的诗人，是我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人物。他

的田园诗大多为描写乡村风景和生活的，不刻意运用华丽的语

言，也不描绘夸张的外表，而是用好似信手拈来的词语，却能

展现出朴素自然的景象，体现出无尽神韵和幽深的意境。陶渊

明所处的时代正是形式上刻意追求绮语浮词和铺锦列绣的形式

主义之风盛行之时，诗坛上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但

陶渊明却与一般文人不同，他过着其他诗人从未经历过的田园

农耕生活，与劳动人民接触颇多，因此创作出了大量田园诗，使

得他的诗歌亲近自然，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情感，并以崭新

的风格卓立诗坛。

一、平常中现真情

陶渊明的田园诗内容均为乡居生活之所见所感，在外表的

朴实中蕴含着深厚醇美的意境。他的田园诗大都是反映基层农

民劳动生活的场景和内容，把幽美恬静的农耕生活描写得十分

鲜活。他诗中刻画出来的场景里都是平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

比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耕种、风雨等，这一切景物都

如实描写，从容而舒缓。虽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但

是经过诗人三言两语的描写，往往别具一番滋味。如“种豆南

山下”（《归园田居》其三）、“今日天气佳”（《诸人共游周家墓

柏下》）、“青松在东园”（《饮酒》其八）、“秋菊有佳色”（《饮酒》

其四）都是日常的话语，然而平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归园

田居》其五“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

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诗句中，一条清浅的山涧，一

只家鸡和一根荆薪，这几种最平常的事物一旦经过诗人的描绘

就有了生活情趣，尽显乡村淳朴生活的无限趣味。

陶渊明的田园诗就是通过对这些平常又有意义的事物的描

写，表达自己对田园生活的热爱。诗人远离了阴暗的官场和腐

败的政治，与农民一起躬耕田野、亲近自然。在这里，有志同

道合的朋友可以谈心赏文，“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

欣赏，疑文相与析”（《移居二首》）；有朴实的农民共话桑麻：“时

复墟曲中，披草共往来。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

居》其二）；有和睦的邻里可以相邀宴饮：“漉我新熟酒，只鸡

邀近局”（《归园田居》其五）；也有安详的晚年可以享受天伦之

乐：“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十二首》其四）。由此

可见，其诗中大多都是平常之物，却在平常之物中显现真感情。

无处不体现着乡居生活的怡然与和谐，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

返璞归真之感，令人心驰神往。

正如朱光潜所说：“陶诗的特色正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

不质不绮，因为它恰到好处，适得其中”[1]。确如此言，陶渊明

对日常乡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外表看上去很质朴，实际上很华

美；外表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很丰富。所以陶渊明的田园诗

虽写平常生活，但其内涵还需要我们去细细品味。

二、自然中显生动

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通俗易懂，不用华丽的词藻修饰，不

用过分的渲染，不用夸张的铺排和艳丽的色彩，也不用过分修

饰的对仗和鲜为人知的典故，而是用最质朴简练的语言展现鲜

活的田园风光。如“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

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中，

诗人用极为朴素的语言对荆扉、披草、桑麻进行描写，但却勾

勒出生动的画面。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过分的修饰，只用简

洁淳朴的语言和疏远淡漠的笔法，就准确精炼地勾勒出生动传

神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像“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饮酒》其五），“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

三）这两句中除去诗人提炼的精准的名词和动词外，几乎没有

什么形容词，但是大家都能感受到诗句中的鲜明形象。形成了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的语体风格。

陶渊明的田园诗中的用语被称作“田家语”，看似朴实无

华，却是经过诗人反复推敲，高度提炼的。他的诗句没有晦涩

的语言，没有艳丽的色彩，也没有繁杂的结构，全都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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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露，并且都含有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不管是田园生活还是

自然风光，都源自于诗人的真实生活体验。如写环境“蔼蔼堂

前林，中夏贮清荫”（《和郭主簿》其一），一个“贮”字看似平

常，但用到诗中却能显示出鲜明的形象，暑气难挡的夏日，清

幽凉爽的林荫下好像贮存了一汪清泉，一股沁人心脾的感觉油

然而生。又如写风“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其一）诗

中写风不用“青萍”“惠风”之类的典故，只用了一个“翼”字

就把和煦的南风温柔地抚摸着新苗摇曳生姿的景象写得生机盎

然。又如写日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

句中，一个“见”字反映出诗人是在采菊时偶然看到的南山，使

读者眼前呈现出一幅在南山映衬下的薄暮美景。陶渊明田园诗

的语言不尚藻饰，不饰雕琢，极尽语言质朴纯净之美。诗中语

言口语化，就好像话家常，把日常生活写进诗里，并赋予了诗

意，是“田家语”最好的体现。

正如《学诗浅说》中写的那样：“陶诗的妙处完全在于真实

朴素，不假雕饰。以画来比，汉魏诗像线条粗重设色板滞的古

画，陶诗像纯用墨笔的白描，几乎看不出笔墨痕迹。”[2]陶渊明的

田园诗平淡出于自然，更是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田家语”为后

人学习，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艺术

效果。

三、真淳中知意境

陶渊明田园诗的特色被后人称为“冲淡之美”，即其诗歌韵

味极其醇厚而又具自然宁静的意境美。这种意境美的形成与其

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陶渊明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做高官

的亲戚，后因生活艰辛，出任仕途以求生计。但在反复进出官

场多次后，终于看透了官场的阴暗和政治的腐败，弃官归田过

起了躬耕田野自给自足的生活。如《归园田居》其一中：“误落

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诗人把统治

阶级比喻成“尘网”，把身在官场看成是“羁鸟”“池鱼”，“羁”

和“池”表现出诗人被官场束缚，身不由己。尾句“久在樊笼

里，复得返自然”把归隐田园说成是冲出“樊笼”，重返“自然”，

表现了他对当时官场风气的不满，一种冲破束缚、挣脱牢笼的

喜悦之情自然流露。又如《归园田居》其三中，他种豆于南山

下，尽管“草盛豆苗稀”，但他还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田园中，由于农业技艺不高，豆苗稀少，而且杂草旺盛。虽然

如此，诗人仍是晨出晚归，披星戴月。身体虽然疲劳，但是精

神却十分放松。劳动虽然艰辛，但“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相比身在丑陋的官场，躬耕田野才是他理想的生活。诗人重点

刻画幽美的田园风光，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田园的由衷喜爱。

仿佛田园才是他最终的归宿。

《桃花源记》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

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描

写的是在与世无争的桃花源里，人人参与劳动，劳动所得也归

自己所有，没有封建剥削，生活富裕、和乐而安宁，是一个“与

外人间隔”的“绝境”。这里是桃花源中人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秦

国暴政而开辟的一个新世界，更是表达了诗人向往和谐社会、

安逸生活、淡泊名利、坚持本心和返璞归真、归隐田园、不与

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并且拥有自尊自爱安贫乐道和平静

自然的心境。他的诗不仅以景悦人、以情感人，而且以理警人，

给读者以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感受。如《饮酒》其五中，在“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中，其在简略渲染了南山景物之后

自然引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诗人把观赏自然景物

的感受与自己领略人生真意的心得很自然地衔接起来，向我们

展示了更深层次的哲学意境，达到了景、情、理的统一。

沈约的《宋书》把陶渊明归入“隐逸传”，萧统喜欢他是因

为他的胸怀“旷而且真”。他的田园诗表达了劳动人民对污浊现

实的不满，对自然风光的无限向往，是对当时文坛盛行的雕琢

绮丽的形式主义的反击。

陶渊明的田园诗风格平淡而清新，语言质朴而自然，韵律

沉稳而舒缓，意蕴婉转而幽深，给人以和婉之感。诗人通过质

朴的语言，自然的描写，真实诚恳地记录了自己内心世界微妙

的变化，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没有排山倒海的力量，也没有

波澜壮阔的气象，却有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力，慢慢渗透到读者

的内心深处，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旨趣，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

格和极高的造诣。就像著名诗词评论家叶嘉莹教授说的那样：

“渊明的殆无长语的省净的诗篇，与他的躬耕归隐的质朴的生

活，在其省净质朴的简单之外，原都蕴蓄着一种极为繁富丰美

的大可研求的深意。”[3]

陶渊明的田园诗为我国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是中

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他的田园诗是前所未有的，在描写乡村风

光和田园生活上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特色，给读者呈现出宁静悠

远的淡然之美。他开创的诗歌体裁对后代许多诗人都产生了巨

大影响，尤其是唐代诗坛，孟浩然、王维、柳宗元等人都对他

的田园诗进行了继承和发扬，他们都各自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

吸取了一些经验，这昭示了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永

垂不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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